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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经有40种文字版本，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www.minghui.org








   2019年6月17日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甘肃报道）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晚，兰州市七里河区法轮功学员康茜华在兰州乘坐去上海的火车上，被七里河区“610”人员伙同铁路公安在火车站劫持。当晚，这些人非法侵入康茜华的家中，非法搜查，公然抢劫康茜华家中的私人物品。康茜华和母亲现下落不明。


今年四月中旬，派出所警察在康茜华居住的公租房门口的日光灯处安装了摄像头，直对康茜华家门。楼梯口头顶的日光灯处安装了摄像头，电梯内也安装了摄像头。


康茜华女士，一九六四年出生，以前身体极度的虚弱，一九九七年四月修炼法轮大法后，获得身心健康，困乏、走不动路的状态不翼而飞，还能背着她的女儿跑。康茜华说：“修大法后，我知道了做人一定要重德行善，人真正的幸福不是自己争抢来的。自私只会使自己的心胸越来越狭窄，使自己越来越觉得生活的不如意和对别人的非议和不能包容。而法轮功，却教我凡事要以‘真善忍’为标准要求自己，对每一个人要善，对家人、对朋友都要善，让我真正感受到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人的时候，那种平和、宁静，使我感到做人从未有过的幸福和自在坦荡。”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康茜华女士被非法关押在西果园看守所两次，非法劳教一次，非法拘禁在洗脑班一次。辖区派出所和社区人员多次上门骚扰。详述如下：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康茜华被警察绑架到小西湖派出所，非法关押到派出所小铁房子里一晚上；第二天又被非法关押到西果园看守所，非法拘禁四个月。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平安台劳教所）一年两个月。劳教期满，劳教所直接把康茜华送到华林山洗脑班非法关押几个月。从洗脑班出来后不久，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号，康茜华被小西湖派出所从家里无辜绑架到西果园看守所非法关押。


二零一五年七月九号下午三点多钟，兰州市建工社区两个女工作人员到康茜华家中骚扰，当时只有康茜华的妈妈在家。第二天早晨十点左右，来了两男一女，说是派出


所和建工社区的，当时只有康茜华的外甥女在家。来人说：让康茜华或她妈妈去社区一趟。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五日，康茜华申请公租房，被七里河建工社区主任叫住，问她：还炼不炼法轮功？并做了记录，要康茜华签字，康茜华不签。社区叫来小西湖派出所管段片警将康茜华带到派出所，说他是新来的，姓郭。并询问康茜华：在哪儿住，家里的情况，并作了笔录，让康茜华签字，康茜华不签字，派出所的另一个警察要给康茜华拍照，康茜华制止他不要拍，片警就将询问康茜华的场面拍了下来。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左右，小西湖派出所女警察打电话要康茜华去派出所一趟。女警察说：有空就明天或者五一过后去一趟派出所。


二零一八年年底，晏家坪派出所和社区等六、七个人到康茜华居住的公租房内，四处翻看。


在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二十年的时间里，康茜华长期受到不公的待遇，被剥夺一个公民应有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康茜华在二零一五年向最高检察院提起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


下面是康茜华自述她在劳教所遭受迫害的事实：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电视、媒体诽谤大法，很多世人被谎言毒害。我决定发资料，让世人明白真相。在七里河建工大院发资料，被人举报构陷，打110，警察绑架我到小西湖派出所，非法关押到派出所小铁房子里一晚上。第二天后把我又非法关押到西果园看守所四个月，捡正宁大板瓜子，从早干到晚，任务非常繁重，我眼睛近视，干起来更困难。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被关在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呆了一年两个月。一进去就被搜身、检查，还给我安排了一个包夹，跟包夹挤一个单人床，我的东西都在床铺下压着，我的吃的、穿的都由包夹管着。


每天早上早早的起床，被强迫劳动。中午休息一会，下午继续干。除星期天外，每天都得到外面干农活，锄草、翻地等。伙食极差，水煮菜没一点油，吃的面经常是又焦又稠夹带生面疙瘩。热水很少，喝的也是凉水，冬天在院子水龙头边洗衣服，盆子和地面很快就冻在一起，水里都是冰碴子，洗头洗澡多数用凉水。（见下页）（接上页）晚上吃完饭，就让我和其他大法弟子背给犯人定的守则，我不是犯人，不背，晚上被狱警罚站，有时候被罚站到凌晨。在劳教所里我几乎天天被罚站。


有一次，为了让我写转化书，把我关到小黑房子里，双手拉到背后铐起来，再从房子的窗户上吊下一根绳子把铐子直接拴上，往上一拉，把人就吊铐起来，脚尖点地。人钻心的痛苦，包夹还在一旁念诬蔑大法的书。黑房子的窗户是用报纸糊上的，门上没有窗户，黑房子门一关，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外面的任何人包括劳教人员根本无法知道。在那里，由于酷刑折磨，精神和肉体处于全面疲软，那种感受没有文字可以准确的表达。人被折磨的神志不清，不知道被吊铐多久，就把我放下来，缓一缓又把我铐起来。这样反反复复，也不知被吊铐了多少次，也不知道被吊铐了多少天，我从黑房子出来后，我的两个肩膀不能动了，就这样还被强迫干超强度的奴役，我没办法干，狱警就骂我，我还被迫编草席，挖树根。


劳教所还强迫大法弟子上诽谤大法的课，我不记笔记，狱警指使劳教人员对我拳打脚踢。


在劳教所里，我被抽过血，当时只给大法弟子抽血，其他劳教人员还议论：为什么只给法轮功检查身体，我们想检查却从不给检查。


我当时在平安台第一劳教所七大队二中队，女法轮功学员全被非法关押在七大队。当时大队长是戴文琴，指导员是敬雪峰，一中队指导员是谷艳玲，二中队指导员是胡瑞梅，三中队指导员是李小静，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上，她们都表现的非常卖力。


因为不转化，劳教期满劳教所直接把我送到华林山洗脑班非法关押了几个月，逼写转化书。


洗脑班出来后不久，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号，我被小西湖派出所警察，从我的家里无辜绑架到西果园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让我报数我不报，狱警就给我砸上手铐


脚镣，我当时在十四中队，合并到十五中队后才将手铐脚镣去掉。


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中，我的家人承受着无法言表的无形压力和精神摧残。我的爸爸在警察给拘留证签字时，老人无法压制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压力、无法承负面对我被一次次迫害的事实，哭了。从那时候起，爸爸就开始怨恨法轮功；爸爸无法面对邻居、亲友因我炼法轮功带给他们的歧视、误解，身心憔悴，郁郁寡欢，后来身体越来越差，心肺功能都不行了，最后郁郁而终，含冤离世。


我的妈妈因为我一次次的被非法关押，看到警察吓得腿就发抖，每天看到警车，就要看是干什么的。怕我被抓走，怕我受的罪没有个头，她承受着这无形的压力，每天在担惊受怕中度过；我的女儿听到我被非法关押的消息后，大哭不止……


面对一次次警察对我的绑架、非法拘禁，以及对我家人的株连，和亲友、邻居、世人对法轮功学员的歧视、误解，我看清了邪党与江泽民相互利用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摧毁着中国人五千年承传的道德底线，在将所有中国人置于生命最危险的边缘。◇





 截至2019年6月初，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3.3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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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尚未修炼法轮功的人，但我舅妈常给我们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们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全家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2010年10月1日早上6点钟左右，我驾驶着从舅妈家表弟处借来的小客车，载着全家九口人开往普兰店乐甲乡老家给老父过86岁生日。在途中启车下小坡时，车速突然加快，象离弦箭似的冲出去（发动机飞车现象），当时我用尽全身力气刹车、打方向盘，也没刹住车。冲的过程中躲过了好几辆车和人，驶入反向车道，上了道牙石上，把道牙石撞坏了，接连撞倒三棵树，树的直径在15－20厘米。此时四个车轮胎全爆了，车才停下来。马路上的人都惊呆了！当时我家去了两辆车，后面车里人想，这下可完了，赶快去救人吧。等他们上来时，看见车上人都好好的，都感到奇怪。


我赶快打手机给表弟。表弟看了现场，激动地大声说，得亏你车上有法轮大法护身符，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你们全家人！当时有很多围观群众，也有交警和警察，他们都感到神奇，都说


“法轮大法太神了！”我们全家


人在这2011年到来之际，向法


轮大法师父叩头拜年，感谢大法


师父救命之恩！◇


 （文／大连居民）





 2011年1月19日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甘肃报道）甘肃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非常残酷。


狱警蛊惑包夹犯人形影不离的跟着法轮功学员，衣食住行上厕所都要经过包夹犯人允许。法轮功学员之间不准说话，不准交换眼神，不准有动作手势。上午逼迫法轮功学员看诽谤法轮大法的碟片，下午逼迫她们写思想汇报。


近些年，狱警还与各地国保警察经常联系，逼迫法轮功学员说出修炼这些年都与谁有联系，搜集法轮功学员内部信息，预谋迫害。


李德香，金昌人，第二次被非法关入监狱，由于不配合邪恶的所谓转化，不写放弃修炼法轮大法的保证书，狱警对犯人包夹施加压力，以减刑为诱饵，蛊惑包夹犯人对李德香拳打脚踢，掐她拧她，李德香身上都是青紫印，洗澡时其她服刑人员都看见了，却不敢吱声。


刘菀秋，大约六十多岁，和其女儿刘磊同时被关入监狱，由于她不配合邪恶转化，狱警用伤害她女儿来威胁她。又唆使包夹不让她上厕所，屎尿都拉在裤子里，故意让其她人闻她的臭气，欺辱她，嫌弃她。刘菀秋的臀部都被捂烂了，直到刘婉秋被迫妥协才让她上厕所。


李德香，金昌人，第二次被非法关入监狱，由于不配合邪恶的所谓转化，不写放弃修炼法轮大法的保证书，狱警唆使包夹犯人不让李德香坐凳子，一直在地上蹲着，只能一个姿势，不让动。


狱警对犯人包夹施加压力，以减刑为诱饵，蛊惑包夹犯人对李德香拳打脚踢，掐她拧她，李德香身上都是青紫印，洗澡时其她服刑人员都看见了，却不敢吱声。


吕银霞，甘肃庆阳人，在狱中曾被包夹马雅琴、于伟伟拉到厕所，用马桶刷直击后背，直到刷子被打断。还有一次，吕银霞被狱警拉到办公室用电棍击打，身体多处有被电击的痕迹。（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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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